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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新华日报》》的这篇通讯的这篇通讯
让丁香的故事开始流传让丁香的故事开始流传

2021年7月24日，江苏

文艺创作题材库正式上线当

天，省委宣传部和省文旅厅重

点发布了10个重大题材。“雨

花英烈丁香”的故事成为江苏

省第一批10个文艺创作重大

题材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雨

花英烈题材。

鲜为人知的是，丁香烈士

的事迹，实际上是在南京解放

仅仅两个多月后的1949年7

月初，通过《新华日报》公布出来

的。而雨花台烈士陵园建陵之

后，也正是通过《新华日报》的记

载，人们最早了解了丁香烈士

牺牲的细节。

《永恒的记忆》的作者“履冰”，是当
时《新华日报》副刊编辑业务组负责人李
友欣。他原是豫皖苏解放区《雪枫报》的编
辑，南京解放前夕奉命调来参加《新华日
报》在南京的办报工作。“履冰”是李友欣最
为喜欢的笔名之一。晚年时他给自己编纂
的文选还取书名为《履冰文存》。

从《永恒的记忆》表达形式来看，李友
欣显然曾经详细采访过乐于泓，并且忠实
而带有感情地将乐于泓回忆里最为震撼人
心的细节写入文章之中。在这篇2600多
字的纪实文学作品里，李友欣以“阿乐同
志”决定前往雨花台祭扫、在公共汽车上的
回忆、在雨花台的见闻感想为文章框架三
大环节，为后人留下了属于雨花英烈丁香
的一份“永恒的记忆”。这篇作品发表后没

多久，作者李友欣便离开南京，随刘邓大军
进军大西南，但他及时的采访、独具匠心的
撰写，为雨花台留下了一份有关丁香烈士
红色记忆的最初线索。

1949年12月12日，南京市第一届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作出了建
设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决议。1950年1月
24日，南京市兴建人民革命烈士陵筹备
委员会成立，开始“搜集人民革命在宁牺
牲的烈士材料”。在《永恒的记忆》发表
整整一年后的1950年7月3日，《新华日
报》发表的《记雨花台》一文中，又完整转
述了《永恒的记忆》记载的丁香牺牲时的
英勇事迹。而雨花台建陵后关于丁香烈
士的最早《烈士史料登记表》里，对烈士
牺牲的情况就是节录了《新华日报》的这

些文字记载。李友欣在南京解放后对乐
于泓的采访和记录，成为雨花台最早掌
握的丁香烈士牺牲经过资料。

雨花台随后将来自《新华日报》的记
载作为重要依据，多年里努力寻找乐于
泓。最后，促成了乐于泓再给陵园写信
和再次实地来访，从而还原了更多历史
细节，进而成为江苏红色文艺作品里一
份珍贵素材。当丁香的故事在红色文艺
的土壤里结出硕果的时候，人们不能忘
记，是《新华日报》1949年7月3日发表
的这篇《永恒的记忆》，为烈士牺牲事迹
细节留下了最早的“存史”文本。

（省社科基金省市协作项目“雨花英
烈档案整理与档案全文数据库建设研
究”阶段性成果）

《新华日报》追溯丁香事迹的意义

□ 本报记者 王宏伟

2021年12月31日晚和2022年元旦当天，溧水无
想书院举办跨年文化讲堂，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
六朝博物馆馆长、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胡阿祥以《智者
南京的三张“面孔”》为题，从5000年前的陶塑人面具、
六朝鬼脸城以及酷似朱元璋面孔的明朝京城城垣为由
头，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和严谨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讲
述南京南北交融、温和包容的城市性格，以及南京人憨
厚洒脱的“大萝卜”性格。

胡阿祥教授首先展示的是南京市浦口区营盘山新
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塑人面像，月牙似的眼睛，
宽平的前额，高挺宽大的鼻子，隆起的颧骨，外扬的下
颌，一对招风耳，张开的嘴巴似乎在诉说着什么，这很
可能是5000年前的祭司形象，也被戏称为“南京先
祖”，让人感觉憨厚可爱。这种憨厚和实在的个性被南
京人自嘲为“南京大萝卜”，戏谑中包含着南京人的淳
朴包容，“南京城市名片·称谓名片”中把南京归纳为

“博爱之都”，这正是南京城市精神的象征。
南京人为什么有“大萝卜”性格？胡阿祥认为，主

要原因还是历史上人口迁徙流动塑造了南京人的性
格，从东吴时期的人才来源多元化，到东晋永嘉南渡、
唐代安史之乱、宋代靖康之乱、明初江淮红巾等带来了
人员的大流动，使南京成为一片文化交流与融合之地。

南北融合、五方杂处给南京和南京人带来的影响
无处不在，比如语言从吴侬软语变成了江淮官话，饮
食既有传统的饭稻羹鱼也有大碗皮肚面，城市文化则
兼容并包，南京人的性情既柔腻内秀又粗犷大气，常
说的口头禅是“多大事啊”，这句话背后是可贵的洒脱，
可爱的包容，可亲的温和，不知不觉中营造着南京优良
的人居环境与博大的发展空间。胡阿祥说：“天南海北
的人，都能在不南不北的南京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也
都能很快融入有雅有俗的南京社会。”

第二张面孔来自六朝鬼脸城，红色砂砾岩上的“鬼
脸”投映在秦淮河上形成“鬼脸照镜子”的景观，它代
表了南京的历史沧桑。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历
史的变迁给南京留下深深的印痕，隋灭陈后，史书上留
下四个字：“平荡耕垦”，六朝繁华就此随风飘散。到了
唐朝，人们看到曾经的六朝古都、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
已一片破败，不由产生兴废沧桑的感叹，“金陵怀古”成
为中国诗词中一个重要类别，并成为怀古题材的巅
峰。今天人们熟悉的诗词中就有大量以“金陵怀古”命
名的，例如“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旧时
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值得一提的是，刘禹
锡写《石头城》《乌衣巷》时，还没有来过南京，这说明什
么呢？胡阿祥说：“这说明沧桑寂寞的意象已经成为唐
朝人对南京的共识。”李白写下“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
衣冠成古丘”，杜牧写下“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
庭花”，韦庄写下“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李煜写下“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孔尚任著名
的《桃花扇》中，最后一支曲子就叫《哀江南》……直到
1934年，朱自清在《南京》里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
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摩挲，可以凭
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
淮的艳迹。”

那么，南京曾经的沧桑从何而来？胡教授解释说，
南京地势“钟阜龙蟠，石城虎踞”，被认为有“金陵王
气”。然而成也地势，败也地势，在历史上国家动荡战
乱时，南京往往成为割据称雄之地、文化火种保存之
地，而在国家统一之后，为了防止成为残余反对势力的
集聚地，南京的地位往往被有意压制。南京繁华和衰
落的对比太过强烈，南京历史的大不幸成就了南京文
学的大幸，在六朝都城的废墟上成长出传之不朽的金
陵怀古文学，它们成为南京这座世界文学之都的重要
组成部分。

第三张脸则是形状酷似朱元璋脸形的南京都城城
墙，这是一张神秘的脸。明代南京有四重城垣，如今是
现存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城垣，然而
它的形状却一直是一个谜。按照礼制，中国都城应该
是坐北朝南、方方正正的，皇宫应该居中或在中轴线
上，而南京城却是不规则的，皇宫也偏处于城东南。

南京城垣为什么这么特殊？胡阿祥介绍了曾在南
京明城垣史博物馆工作的杨国庆先生的观点，即按照
古人上应天象的追求，南京城墙依山势随形建成南斗、
北斗聚合形。从城东北的狮子山到城南聚宝门拉一条
直线，把南京城分成两半，那么仪凤门、定淮门、清凉
门、石城门、三山门、聚宝门正好形成南斗六星的形状，
钟阜门、金川门、神策门、太平门、朝阳门、正阳门、通济
门则如同北斗七星，这是古人天人合一、象天法地思想
的体现。

在胡阿祥看来，中国从古到今有200多座都城，就
城市形貌的完整典型、城市记忆的深刻警世、城市气质
的庄重大气、城市格局的天地合一论，南京最有资格成
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这座古城兴衰起伏，坚韧光荣，
引人思考，值得我们眼读、脚读、心读。

从“三张面孔”
看南京

各类有关丁香的红色文艺创作的主
要情节依据，是丁香的革命战友、丈夫乐
于泓对妻子的回忆。笔者整理雨花台烈
士纪念馆馆藏烈士档案卷宗之后确认，乐
于泓回忆内容首次被转化为公开文本，也
就是雨花英烈丁香的事迹最早公开的文
本，其实发表在1949年7月3日《新华日
报》第四版副刊上。这篇文本包括三个核
心部分：第一部分是丁香和乐于泓年少时
在校园相识，携手接受进步思想时的相
知，在革命征途上成婚相伴的温情细节；
第二部分是怀有身孕的丁香不幸被捕，为
了革命事业不惜放弃个人爱情和幸福，在
狱中坚贞不屈，最后血洒雨花台的悲壮事

迹；第三部分是丁香的丈夫乐于泓在雨花
台缅怀和祭奠妻子，带着妻子的遗志不懈
奋斗的感人经历。

1932年12月丁香牺牲于雨花台，在
此后的16年革命生涯中，乐于泓几次对
身边的战友们说起过妻子牺牲的事迹。
但是，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他没有条件
把前述的三段细节完整地叙述、记录和发
表出来。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之际，乐
于泓的职务是人民解放军第18军政治部
宣传部部长。在渡江战役中，第18军主
力部队在安徽的安庆一带横渡长江后，又
经过皖南山区转入浙江追歼残敌，没有参

加解放和警备南京的任务。但是，该军随
营学校的4500余位官兵和学员被第三野
战军司令部抽调参加接管南京的工作。乐
于泓也从部队暂时来到南京市的工作岗位
上，参加了南京市总工会的筹建工作。

来南京工作一个多月后的一个周日
下午，乐于泓前往雨花台祭扫妻子丁
香。1949年7月3日，当时作为南京市
委机关报的《新华日报》，在第四版副刊
上刊登出了署名为“履冰”的纪实文学作
品《永恒的记忆》，以乐于泓的这次祭扫
为背景，翔实记述了丁香烈士的事迹。
这是南京解放后最早通过党报公布的雨
花英烈事迹之一。

丁香的事迹最早公布在《新华日报》上

《永恒的记忆》并不是一篇传统意义
上的新闻通讯，而是较为典型的以文学
笔触来展现纪实内容的作品。这篇文章
以“阿乐同志”（革命战友对乐于泓的亲
切称呼）在几个小时里的所见、所思、所
感为叙述的主要视角，详细记录了乐于
泓前往雨花台凭吊妻子丁香的经历和对
种种过往的回忆。作者“履冰”的生动描
写，完全隐藏在乐于泓个人记忆和见闻
的背后。这种独特的文学创作形式，让
这篇作品近乎成为艺术化视野之中乐于
泓第一人称的口述。

《永恒的记忆》在一开头写到了“阿
乐同志”从部队到南京工作后刻苦奋斗
的精神动力——丁香同志是在这里牺牲
的，“我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才对得起丁
香同志，才对得起她和无数先烈的死。”
随后，写到一个周日的下午，“我到南京

来已经一个多月了，可是还没有到雨花
台看看丁香的坟去。”作者成功地使用倒
叙手法，写到坐在公共汽车上的乐于泓，

“记忆带着芒刺，酸痛地从心头一次又一
次地碾过”，转而把乐于泓记忆之中有关
丁香的往事完整叙述出来。

而今被读者和观众熟知的丁香烈士
的生平经历，包括从小被遗弃后被牧师
抚养长大，在读书时和乐于泓相识结缘，
在革命事业里并肩战斗等细节，都在这
篇作品之中第一次得到披露。在文章之
中不仅记述了这对恋人“白天分头出去
工作，晚上在一盏电灯下研读马列主义
的书籍”的生活，也记录了丁香在畅饮庆
功酒时，对乐于泓说过的一句交织着革
命豪情和恋人深情的话语：“我看到我爱
人的工作超过我估计的时候，心里是最
愉快的。”

更为重要的是，作品以乐于泓的回
忆，记述了这样壮烈的细节——敌人“用
尽了残酷的刑罚”，丁香仍是坚贞不屈。
在雨花台刑场上，面对敌人劝降时，怀有
三个月身孕的丁香以斩钉截铁的痛斥，
表达了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我一辈子
没受过卑污的怜惜，我更不要阶级敌人
的同情；这对我是莫大的耻辱啊！”丁香
烈士牺牲时这种大无畏的表现，最初就
是通过《新华日报》的记录而被公开发布
和流传下来的。

文章最后，乐于泓历经16年后再次
来到雨花台时，已无从辨认丁香烈士的
墓地了。他在夕阳下，含泪向着雨花台
倾诉衷肠：“丁香同志，安息吧！你们的
血没有白流，南京将建设成一个使你们
满意的都市；活着的同志们，是知道怎样
努力的！”

《永恒的记忆》一文写了什么

□ 胡卓然

□ 本报记者 于 锋

六朝时候的江南“县城”是什么样？溧阳、
溧水、高淳这三地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历史渊
源？现存最早的江苏古碑如何从固城湖畔“走
进”南京博物院？近日，由溧阳市文旅局与南
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联合主办，溧阳市博
物馆、南师大六朝考古研究所（筹）联合承办的

“溧阳地域文明探源论坛暨六朝考古学术工作
坊第四期”在溧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近40名
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方式进行探讨。

溧阳，春秋始名，秦时置县，历经了2200多
年传承。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志高教授
介绍，近年来，溧阳考古发现非常丰富，先后发
掘了“新石器史前时代遗址”“青龙头汉代墓地”

“唐代窑址”等一批重点遗址，出土文物数千件，
对“秦堂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上兴、竹箦地区土
墩墓及周边遗址”的调研也取得重大突破，为深
入研究江南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秦汉时期，高淳、溧水、溧阳是一家，都属
于古溧阳县。”原江苏省文旅厅（省文物局）二
级巡视员殷连生说。溧阳博物馆馆长史骏以
《解码古中江——溧阳古遗址古墓葬考古新
发现及初步认识》为题，介绍了江南名城溧阳
的由来。古人以“水北为阳”，顾名思义，古地
名溧阳，正是指此地位于河流“溧水”之阳。
这里提到的“溧水”，并不是现在南京市的溧
水区，而是历史上沟通长江与太湖的一条重
要水道——古中江。

史骏介绍，《史记·河渠记》记载“中江于吴，
则通渠三江五湖”，春秋时期江南的霸主吴国开
凿了中江水道，使其成为一条关键的军事、经
济、交通要道，同时也成为至关重要的经济命
脉。“古中江”名称繁多，有濑水、陵水、溧水等。
因此，水道“溧水”以北的广大地区，就产生了古
地名“溧阳”，包括了如今的南京市溧水区、高淳
区和溧阳市的广大地区。千年之后，今天溧阳

境内的胥河、宜溧河、中河、溧戴河等河流的前
世，都可以追溯到这条“古中江”。

正是因为高淳、溧水、溧阳三地密不可分
的地理“血缘”，一件极其珍贵的碑刻文物和这
三座小城都产生了联系，这就是东汉灵帝光和
四年（181年）所刻的“校官碑”。文物专家吴
大林介绍了“校官碑”的源流——此碑是为纪
念东汉溧阳长（相当于县长）潘乾所立，当时的
溧阳县城所在地是今天的高淳固城。此碑在
湮没千年后，被溧水县尉喻仲远再次发现的地
点就是固城湖畔，时间是南宋绍兴十三年
（1143年）。喻仲远将珍贵的“校官碑”搬运到
溧水县城保存，一直到800多年后的1957年，
该碑正式运至南京博物院。吴大林说，“校官

碑”是目前江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碑，它的
字字碑文，辗转收藏的历史，印证了溧阳、高
淳、溧水三地丰厚的历史和绵延不绝的文脉。

目前，正在溧阳发掘的溧阳古县遗址，是江苏
考古界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因为此处是全国首
度发现的三国至南朝时期相对完整的县城遗址。

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高伟以《溧阳古县遗
址的发掘与初步认识》为题，介绍了溧阳古县
遗址的发掘情况。所谓“溧阳古县”，是指六朝
时期溧阳县城所在地，先后称“永平县”、“永
世县”。值得一提的是，“永平县”在《三国志》
有明确记载。这一遗址所在地是溧阳市天目
湖镇古县村，流传至今的“古县”二字正是给考
古学者提供线索的历史密码。

从2020年8月起，南博考古人员对这一
江苏省内罕见的“六朝县城”遗址进行考古发
掘，现已基本确认了古县城址的四至范围，揭
露了城址内外的礼制性建筑、院落式建筑、道
路、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量陶器、瓷器、
砖瓦建筑构件等生产、生活遗物。虽然发掘工
作尚未结束，但从已经发现的文化遗存可粗略
窥见古县遗址的兴衰过程。

高伟说，这座六朝“古县”的社会发展水平
已达到较高水平，特别是在东晋南朝时期，城
外的礼制建筑和院落建筑规模庞大，匠心营
建，代表了古县城最为繁盛的发展阶段，这也
为了解六朝时江苏境内“县治”这一级的城市
格局，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三国志》记载过的江南小城

这座“六朝古县城”正逐步揭开面纱

丁香烈士

▲出土的六朝古砖◀溧阳古县遗址上
发现的礼制建筑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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